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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传承性保护再认识

姚伯岳　 周余姣　 王鸷嘉

摘　 要　 随着对古籍保护认识的不断深入,学界在总结出古籍原生性保护和古籍再生性保护的概念之后,又提出

古籍传承性保护的概念。 本文认为古籍传承性保护的主要内容是对古籍文本和古籍知识、古籍工艺技能与传统

写印材料的研习、传承和传播;实施方式是通过古籍保护专业人才的培养、古籍和古籍保护知识理念的社会传播

两个层面来进行;对应发展的学科分别是古文献学、古籍工艺学、传统写印材料学、古籍传播学、古籍数字人文等。
古籍传承性保护理念的提出,扩大了古籍保护的主体范围,强化了古籍保护学科体系,有利于建立古籍保护人才

培养的长期机制,促进古籍的有效利用,推动古籍再生性保护的工作进程。 古籍传承性保护与古籍原生性保护、
古籍再生性保护三足鼎立的内容架构,理顺了古籍保护各项工作的内在逻辑关系,是对古籍保护事业认识日益完

善的结果,也是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不断进步的表现,更为构建合理的古籍保护学科知识体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参考文献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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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a
 

and
 

practice
 

of
 

the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literature
 

emerged
 

at
 

a
 

very
 

early
 

stage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In
 

the
 

1980s the
 

particular
 

term
 

 the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ancient
 

books 
 

came
 

into
 

sight.
 

Since
 

2007 the
 

practice
 

regarding
 

the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ancient
 

books
 

prospered
 

with
 

the
 

launch
 

of
 

the
 

national
 

scheme
 

Chinese
 

Ancient
 

Books
 

Preservation
 

Project .
 

The
 

notion
 

of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ancient
 

books
 

has
 

been
 

deepened
 

in
 

recent
 

years.
 

Apart
 

from
 

the
 

widely
 

approved
 

protogenetic
 

and
 

palingenetic
 

conservation the
 

inheritance
 

conservation
 

has
 

also
 

been
 

proposed.
 

In
 

general the
 

protogenetic
 

conservation
 

focuses
 

on
 

the
 

material the
 

palingenetic
 

conservation
 

aims
 

on
 

the
 

content and
 

the
 

inheritance
 

conservation
 

targets
 

on
 

the
 

related
 

culture.
In

 

2022 Opinions
 

on
 

Promoting
 

the
 

Work
 

of
 

Ancient
 

Books
 

in
 

the
 

New
 

Era
 

was
 

released which
 

set
 

up
 

some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ancient
 

books.
 

Based
 

on
 

the
 

former
 

understandings
 

and
 

modern
 

requirements it
 

is
 

claimed
 

that
 

the
 

inheritance
 

conservation
 

mainly
 

focuses
 

on
 

the
 

text the
 

knowledge the
 

skill and
 

the
 

writing
 

and
 

printing
 

materials
 

regarding
 

the
 

ancient
 

books.
 

The
 

inheritance
 

conservation
 

can
 

be
 

achieved
 

by
 

serving
 

the
 

professionals cultivating
 

talents and
 

propagating
 

ideas.
 

The
 

corresponding
 

professional
 

fields
 

ar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bibliography
 

and
 

philology the
 

research
 

concerning
 

the
 

skills
 

and
 

materials the
 

digital
 

humanities and
 

the
 

related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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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nheritance
 

conservation
 

can
 

be
 

comprehended
 

from
 

varied
 

perspectives.
 

It
 

broadens
 

the
 

substance
 

of
 

the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ancient
 

books
 

and
 

reinforces
 

the
 

relevant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by
 

incorporating
 

more
 

relating
 

organizations
 

and
 

people
 

into
 

the
 

practice.
 

It
 

is
 

also
 

beneficial
 

to
 

establishing
 

a
 

long-lasting
 

system
 

of
 

talent-cultivation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ancient
 

book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lingenetic
 

conservation.
In

 

conclusion the
 

triangular
 

construction
 

of
 

the
 

protogenetic the
 

palingenetic and
 

the
 

inheritance
 

conservation
 

demonstrate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actice
 

and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regarding
 

the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ancient
 

books.
 

It
 

also
 

provides
 

a
 

logical
 

and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will
 

definitely
 

benefit
 

the
 

relate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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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主要通过文字传承了

数千年文化的国家,而古籍就是记录这些文字

的物质载体。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让收藏在博

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

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其中,“让书写在古

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显然就是古籍保护事业的

任务,古籍工作者为此欢欣鼓舞,力加实行。 学

术界也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古籍传承

性保护的概念,日益丰富着古籍保护的内容和

涵义。
2022 年 4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
明确指出新时代古籍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就
是“古籍工作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的地位更为凸显、作用更加突出,古籍事业繁

荣发展”。 其中第 15 条“推进古籍学科专业建

设”特别强调了要完善包括古籍保护在内的古

籍相关学科专业体系[1] 。 鉴于古籍传承性保护

之于古籍保护事业的重要作用,本文拟结合新

时代的发展要求,对古籍传承性保护再做一番

更为深入系统的探讨。

1　 古籍传承性保护理念出现的背景与过程

1. 1　 “古籍保护”概念的形成

在我国,文献保护的思想和活动很早就已

产生,历史文献中记载了“杀青” “染潢” “装背”
“裱褙”“曝书” “芸香防蠹” 等诸多古代图书保

护的实践活动。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印刷技术

和装帧方式在中国的普遍应用,使用中国传统

方法印刷和装帧的书籍逐渐被区分开来,学界、
业界也逐步划分出“古籍” “古书”的概念范畴。
而近现代有识之士各种抢救、修复古代留存下

来书籍的艰辛努力和重印、影印古籍的出版活

动,均可视作“古籍保护”的具体实践。 新中国

成立后,更加重视对古代典籍的抢救整理和研

究利用。 随着现今意义下古籍原生性保护和再

生性保护实践的开展与推进,“古籍保护”这一

术语也逐步形成,并在朝着科学化、系统化的方

向发展。
1981 年,中共中央在《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

指示》中指出:“现在有些古籍的孤本、善本,要
采取保护和抢救的措施。 图书馆的安全措施要

解决。 散失在国外的古籍资料,也要通过各种

办法争取弄回来,或复制回来。 同时要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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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翻印一批孤本、善本。” [2] 1982 年颁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条规定,“具有

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古旧图书资料”受

国家保护[3] 。 1983 年 3 月,文化部图书馆事业

管理局在古籍善本管理工作会议上就古籍善本

划分等级的标准、保管办法、缩微复制品出口界

限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并制定出《图书馆古

籍善本管理使用办法》 (讨论稿) [4] 。 1985 年中

华书局出版的《图书馆古籍编目》提到:“古籍保

护应从规章制度、防火、防水、防潮、防高温、防
虫、防鼠、清洁卫生、装订修补等方面开展工

作。” [5] 至此, “古籍保护” 的概念有了最初的

解释。

1. 2　 古籍原生性保护、再生性保护的提出及其

不足

1985 年,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成立文

献缩微复制中心,古籍再生性保护的说法随后

也相应出现。 进入 21 世纪后,相对于古籍再生

性保护的概念,行业内又提出古籍原生性保护

的概念。 2003 年,李致忠提出将古籍保护分为

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并对之做了较为完

整的描述[6] 。
古籍原生性保护就是采取各种措施对古籍

实体予以保护,包括对古籍实体的搜集、整理、
编目、保藏、修复等,通过人工干预,改善其保存

环境,延长其存世时间。 原生性保护的目的就

是让古籍实体更长久地存留于世。
古籍再生性保护就是运用各种复制手段对

古籍内容乃至外形进行保护。 古代的抄书、刻
书活动,其实质就是复制;影抄、影刻、翻刻、仿
刻、覆刻等,更是强调按原样复制。 对金石碑刻

的纸张传拓也是一种复制。 现当代针对古籍的

缩微复制、影印出版、数字化等,都属于古籍的

再生性保护。 再生性保护的目的就是让古籍的

内容乃至外形通过不同介质转换而得到再生。
但对古籍原生性保护和古籍再生性保护的

工作内容和目的认真分析之后,我们发现仅此

二者是无法完成“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

来”的任务的。 所谓“活起来”,是指古籍里的文

字为大众所理解,古籍中的内容为大众所掌握、
所应用,并不断传承下去。 古籍的原生性保护

和再生性保护侧重于对古籍的实体物质和文本

内容的保护。 如果仅仅在实体物质和文本内容

层面将古籍保存下来,而缺乏文化层面的传承,
古籍保护就只是小部分专业人士的工作,不能

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不能成为大众所关注的

事业;古籍如果不能为后人准确认知和正确利

用,古籍保护将失去其终极意义。 完整的古籍

保护在原生性保护与再生性保护之外,还应该

有更为丰富的内涵。

1. 3　 古籍传承性保护理念的提出及影响

2007 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

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

对古籍保护的宣传”,“充分发挥古籍在传承中

华文化……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的重

要作用” [7] 。 在这一古籍保护的纲领性文件中,
“传承”二字被明确提出,说明古籍保护应该具

有传承文化的职能。
2009 年,李明杰提出古籍工艺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并将之提升到与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

保护相并列的地位[8] 。 同年,他又提出,通过为

传承古籍版本的雕版工艺、修复技术、鉴赏方法

等培养接班人的方式,实现对古籍版本的“活保

护”,即为古籍的传承性保护[9] 。 李明杰是最早

注意到古籍保护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分、提
出古籍传承性保护的学者。 但李明杰所说的传

承性保护,仅针对中国古籍版本的工艺。
2019 年,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在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古籍保护学科建

设与基础理论研究”项目申报书中明确提出要

“按照古籍原生性保护、再生性保护、传承性保

护的思路,建构古籍保护的学科建设体系”。 该

项目实施后,包括笔者在内的项目组成员陆续

发表了一系列文章[10-12] ,对古籍的传承性保护

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探讨,并从古籍传承性保

护的实践、博物馆在传承性保护中应发挥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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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等方面,多角度阐释了古籍传承性保护的内

涵与价值。 研究认为,与原生性保护、再生性保

护比较而言,古籍传承性保护有着更为广泛的

参与度和更为深远的影响力[13] 。
以上这些理论探讨深化了学界对古籍传承

性保护的认识,将古籍保护受众由专业人员拓

展到社会大众,开始用“大古籍保护”的理念去

实现古籍保护从“藏”到“用”再到“活”的飞跃。
通过这些论述,古籍传承性保护的概念、性质、
内容、地位、作用等因素逐渐明确起来,古籍传

承性保护理论成为古籍保护的学科增长点。
在实践领域,许多同行也对古籍传承性保

护的概念表示认同。 南开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

部主任惠清楼撰文表示,要“团结多方力量,立
足服务师生,在古籍传承性保护方面认真修

为” [14] 。 一些图书馆,如武汉大学图书馆等受

到理论研究的影响,开始认识到古籍传承性保

护的重要作用,积极开展相关活动,并取得了较

好的成效。 2021 年 10—11 月,中国古籍保护协

会相继成立“古籍智能开发与利用专业委员会”
“典籍博览交流专业委员会” “典籍文创工作委

员会”,这些委员会的工作内容很大程度上就是

在履行古籍传承性保护的使命。
需要说明的是,古籍传承性保护概念的提

出是发现而不是发明。 对古籍的传承性保护一

直存在,不是额外添加的内容。 例如,古籍编目

中对古籍书名、作者、版本、载体形态及流传情

况的揭示和著录,古籍整理成果的出版前言中

对古籍内容、形态及整理方法的介绍,都是古籍

传承性保护的具体表现。 随着相关研究逐步推

进,学界对古籍传承性保护的认识也在不断

深化。

2　 古籍传承性保护析理

2. 1　 古籍传承性保护的主体

传承即传授与继承。 传承主体既包括传授

者,也包括承受者,二者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传

授者传授的对象是承受者,承受者也可以成为

传授者;而传承主体身份的这种不断转化,就实

现了传承的过程,达到了传承的目的。 古籍传

承性保护是对古籍所进行的文化层面的传承,
所以这项工作不是作用到物,而是作用到人,也
就是传承的主体。

从古籍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的角度来

看,古籍保护的主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古籍

收藏或出版机构,如图书馆、博物馆、出版社、寺
院等;另一类是作为个体的古籍保护工作者,如
图书馆员、出版社编辑、私人藏书家、僧人等。

但从古籍传承性保护的角度来看,从事古

籍研究和教学的人员也是古籍保护的主体。 古

籍教学科研人员与从事古籍原生性保护工作的

图书馆员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都是古籍保护

工作者。 不仅如此,按照传承主体也包括承受

者、而承受者也可以转变为传授者的观点,社会

上大量的古籍爱好者、古籍保护志愿者也是古

籍保护的主体。

2. 2　 古籍传承性保护的内容

古籍传承性保护大致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古籍识读能力的传承保护,即对古籍

文本分析和内容解释能力的传授和学习掌握。
二是古籍制作技艺的传承保护及古籍材料

的研习和传承,即对古籍实体制作、装潢、修复

等各种传统技艺的知晓和承袭创新,对传统写

印材料的研究创新。
三是古籍和古籍保护的社会传播,即通过

各种途径、采用各种方法向全社会积极宣传推

广古籍和古籍保护的理念和知识,引起社会大

众的普遍关注和浓厚兴趣,吸引更多的人加入

到古籍保护的行动中来。

2. 3　 古籍传承性保护的实施方式

由于并非所有的承受者都会转化为传授

者,故可将承受者分为专业人士和普通受众两

类,采用不同的传承方式。 所以,古籍传承性保

护的实施方式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培养古籍保护专业人才。 古籍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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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首先必须有传授者。 在实际工作中要有经

验丰富、技艺专精的专家,在学术研究中要有知

识渊博、学养深厚的学者。 古籍保护事业的持续

有效发展有赖于一支数量稳定、结构合理、梯次

分明的专业队伍。 可以利用各种方法培养古籍

保护人才,例如师傅带徒弟的方式,集中培训的

方式等,而最重要的是开展古籍保护的高等教

育,建设古籍保护学科,建立从专科、本科到硕士

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古籍保护高等教育体系,
将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制度化、规范化、长久化,从
根本上摆脱我国古籍保护人才紧缺的困境。

二是传播古籍和古籍保护知识理念。 任何

一种文化,如果没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深厚的

社会基础,都不可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 古籍

保护工作者要通过各种途径,采用诸如阅览、展
示、宣讲、文创、软件开发、数字人文等各种方式

方法,积极向社会大众宣传、推广、普及古籍和

古籍保护的知识理念,吸引其注意,引起其兴

趣,训练其能力,在全社会树立古籍保护的强烈

意识,营造古籍保护的浓厚氛围和深厚土壤,培
养越来越多的古籍爱好者。

2. 4　 古籍传承性保护的目的

与原生性保护、再生性保护不同,古籍传承

性保护着眼于作为行为主体的人对古籍在文化

层面的认知和掌握,而这才是古籍保护最根本

的目的。
归纳而言,古籍原生性保护是对古籍实体的

保护,古籍再生性保护是对古籍内容和形式的保

护,古籍传承性保护则是对古籍在文化层面的传

承,三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保护体系,其保护

对象都是古籍,但目的不同。 如果将古籍视为一

个有生命的群体,原生性保护是力图使其延年益

寿,再生性保护使其实现“物种”的不断“繁衍”,
传承性保护则使其精神长存。 简而言之,古籍保

护的整体目的就是延其寿,衍其种,传其神。

2. 5　 古籍传承性保护的定义

综上所述,可以将古籍传承性保护定义为:

古籍传承性保护是在文化层面上对古籍的保

护,意在通过各种渠道,采用各种方式,使古籍

所反映的文化为其受众所认知和掌握,并世代

相传。
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对古籍保护有了一个

完整而明确的认知:古籍保护就是为了让古籍

长久传世并为世人所认知而进行的一系列

活动。

3　 古籍传承性保护对应的学科

在古籍传承性保护的视野下,我们发现,传
统的古文献学实际上属于对古籍文本内容识读

解析能力的传承性保护。 对古籍工艺技能的学

习与传统写印材料的研究,也应是古籍传承性

保护的重要内容,由此形成的古籍工艺学、传统

写印材料学在整个古籍保护学科体系中将占有

独特的地位。 而古籍传承性保护的大力实施,
也会催产出新的学科,如古籍传播学、古籍数字

人文等。

3. 1　 对应学科一:古文献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首要内容是“口头传统

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

语言” [15] 。 无论是汉文古籍还是少数民族文字

古籍,其表现方式都是语言,而这些语言的表达

方式及所述事物,与现代人都会有一定的距离。
要让古籍的内容为现代人所理解,就需要使其

表现方式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和接受能力,
所以要做校勘、标点、注释甚至是翻译、串讲的

工作。 古语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从

传承性保护的角度来看,只有获得识读古籍文

本的能力,才能让古籍中所记载的知识信息为

后人所理解和应用,才能真正“让书写在古籍里

的文字活起来”,从而实现其应有的价值。
一般将对古籍的校勘、标点、注释、翻译等

工作称为古籍整理,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目

录在文学门类下设立古典文献学专业即渊源于

此。 在历史学门类下设立的历史文献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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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各种类型的古代文献视为历史资料并对其进

行整理研究。 管理学门类下的图书馆学出于对

馆藏认识和整理的需要,也有文献学的研究内

容。 所以学界有人尝试以“古文献学”的概念涵

盖与古文献相关的学问,如孙钦善认为:“古文

献学是关于古文献阅读、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学

问。 古文献就形式而言,包括语言文字和版本

形态,涉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和古籍版本、目
录、校勘、辑佚、辨伪、编纂学等。” [16]

图书史和藏书史实质上也属于文献学的范

畴。 图书史又称“书籍史” ,其知识包罗万象,
涵盖载体材料、装帧形式、出版印刷、流通利用

等方面,其古代部分就是古籍的历史。 藏书史

则关系到历史上典籍的收藏和传承,现代研究

者越来越倾向于将其纳入图书史的研究范畴,
所以藏书史也应是文献学的组成部分。

古文献学是对古籍文本和古籍知识学习研

究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凝聚了以往学习研究

整理古代文献的丰富经验、方法和知识,是古籍

传承性保护的重要内容,应纳入古籍保护学科

的研究范畴。

3. 2　 对应学科二:古籍工艺学

古籍工艺包括古籍实体的制作、修复、复制

等技艺,例如雕版刷印、活字印刷、金石传拓、书
画装裱、古籍装帧、函套制作等,这些制作技艺

也是古籍的文化传承内容。 今后还原并沿用雕

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等传统工艺,不仅仅是工匠

的事情,还需要学者、专家的介入和参与,对相

关过程进行分析研究,撰录成文,传授于人,俾
之世代相传,绵延不绝。 因此,应该建立古籍工

艺学这门学科,对中国古籍工艺传统进行系统

的研究总结。

3. 3　 对应学科三:传统写印材料学

传统写印材料是指古籍用纸和用墨等。 图

书史的研究对象涉及图书的写印材料,是从历

史的角度来叙述。 对传统写印材料的科学有效

研究需要利用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各种自然

科学的原理和方法,并对以往的制作工艺进行

系统而严密的总结,使之不断传承下去。 中国

古籍保护协会专设“传统写印材料研究专业委

员会” [17] ,其职能是通过理论和实验研究,建立

可靠的检测方法和质量标准,开展相关成果的

验证和推广,推动古籍保护写印材料的生产实

践工作。 对传统写印材料的研究日渐受到科研

机构和高校相关专业的重视,如复旦大学中华

古籍保护研究院在这一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

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在建设集古今相关经

验方法之大成的传统写印材料学。

3. 4　 对应学科四:古籍传播学

目前古籍传播还没有成为一个学科,只有

一些相关论述。 如李德龙论述了古籍保护与典

藏、整理、传播的关系,认为“让古籍文献得到传

播是古籍保护的硬道理” [18] 。 杨光辉认为可以

借助互联网推动古籍保护与传播,并提出了古

籍保护与传播的五项举措[19] 。 为了推动我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藉由古籍这一媒介,古籍保

护界开展了诸多文化传承活动,包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推广、古籍工艺传承活动等。 近年来,
“中华传统晒书大会”的开展、《典籍里的中国》
的热播、各种古籍展览的举办、“古籍宣推官”
的遴选等,均致力于“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

活起来” ,在古籍的社会传播方面取得了很大

的成效,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古籍传播的实

践将推动相关研究,从而总结发展出古籍传播

的理论、方法,有助于推动形成“古籍传播学”
这一新兴学科。 　

3. 5　 对应学科五:古籍数字人文

在古籍传承性保护中,数字人文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数字人文是数字技术

与人文学科的结合,指运用数字技术发现并解

决人文问题,促进人文学科研究、教学、传播

等,其落脚点还是在解决人文领域的问题[20] 。
随着古籍数字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网上的古籍

资源日益丰富,利用古籍的方法日趋多样化。

063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总第四十九卷　 第二六三期　 Vol. 49. No. 263

如何在一个独立于现实世界的虚拟数字世界

中利用古籍、研究古籍、传承古籍,是古籍数字

人文需要解决的问题。 古籍数字人文将为古

籍传承性保护提供更加高效的技术平台,营造

全新的科研和传播环境,成为古籍保护的学科

增长点。

4　 古籍传承性保护的意义

古籍传承性保护理念的提出,扩大了古籍

保护的主体范围,强化了古籍保护学科体系,有
利于建立古籍保护人才培养的长期机制,促进

古籍的有效利用,推动古籍再生性保护的工作

进程。

4. 1　 扩大古籍保护的主体范围

长期以来,古籍存藏机构工作人员将自己

视为古籍的保护者,将古籍教学科研人员视为

古籍的“消费者”,这种状况不利于古籍保护工

作的全面推进。 古籍传承性保护理念的提出有

助于古籍教学科研人员与古籍存藏机构工作人

员在观念上相统一,协调古籍存藏机构与古籍

教学科研人员的工作分工,推动古籍的收藏者

和利用者互帮互助。 古籍教学科研人员可以方

便顺畅地利用古籍,古籍存藏机构也可以在古

籍教学科研人员的帮助下更好地整理开发所藏

古籍。 古籍存藏机构与教学科研人员的密切沟

通和合作,将开创古籍保护的新局面。
“古籍爱好者也是古籍保护主体” 这一发

现,也将极大地扩大古籍保护的社会基础和社

会影响,吸引更多的社会民众参与到古籍保护

事业中来,使古籍保护由一个小众的事业转变

为全社会的行动,让人们意识到,作为一个中国

人,有义务去传承祖先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将之

发扬光大。 这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坚
定国人的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4. 2　 强化古籍保护学科体系

在古籍传承性保护理念下,可以将古文献

学顺理成章地纳入古籍保护的学科知识体系

中,也可以发展出古籍工艺学、传统写印材料

学、古籍传播学、古籍数字人文等既有浓厚传统

意味、又具有全新理念和方法的新型学科。 加

入了这些学科的古籍保护学科,形态变得稳定

完整,体量变得足够庞大,社会影响更为广泛。

4. 3　 建立古籍保护人才培养的长期机制

古籍保护学科的设置,首先是人才培养的

需要所致。 古籍传承性保护最关注的是传承主

体也就是古籍保护人才的培养问题,这一关注

为古籍保护工作指明了新的方向,开辟了新的

领域。 有了传承性保护的意识,才能积极主动

地为古籍的文化传承找寻合格的承受者,并采

用各种有效的方式予以培养,使之成为古籍保

护的中坚力量。 也就是说,古籍传承性保护的

理念让学界更加重视古籍保护人才的培养问

题,更为主动地推进古籍保护的人才培养,大力

发展古籍保护的各级教育,构建古籍保护学科

体系,建立古籍保护人才培养的长期机制,将古

籍保护人才培养制度化、规范化、长久化,从根

本上摆脱我国古籍保护人才奇缺甚至面临断档

的困境。

4. 4　 促进古籍的有效利用

古籍传承性保护的提出,将古籍向全社会

开放的意义提升到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

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高度。 从理论上解

决了古籍“藏”与“用”的关系问题,有利于破除

古籍收藏中的保守思想。 使人们认识到:让民

众认识古籍是古籍保护工作者应尽的义务,是
值得提倡的事情;“藏”是为了“用”,“用” 才是

古籍保护的根本目的。
《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明确提

出促进古籍有效利用,要求各级各类古籍存藏机

构处理好古籍文物属性与文献属性的关系,在做

好古籍保护工作的同时,提高古籍的利用效率,
向社会提供古籍资源服务,提高古籍资源的开放

共享水平,构建完善的古籍知识服务体系[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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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推动古籍再生性保护的工作进程

在古籍传承性保护思想的指导下,古籍存

藏机构会加快馆藏古籍的影印出版和数字化进

程,让更多的古籍以更加丰富多彩的方式公之

于天下,普惠于世人。 既要向社会充分开放馆

藏古籍资源,又要使古籍原物不因被过多翻阅

而遭到损坏,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其影印出版或

进行数字化扫描,将复制品提供给读者使用。
自 2007 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国家

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已组织全国各古籍

存藏机构进行了七次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活

动,累计发布古籍及特藏文献影像资源达到 13
万部(件) [21] ,其中国家图书馆建设的“中华古

籍资源库” 发布古籍影像资源超过 10. 2 万部

(件),其余 39 家单位发布古籍资源 2. 8 万部

(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对古籍原文阅

览的需求,缓解了古籍“藏”与“用”的矛盾。 这

些实绩的背后,其实就是古籍传承性保护思想

在发挥作用。

5　 结语

存留至今的人类文化遗产,可分为物质文

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提出要传承、传播体现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2] 。
古籍作为文字内容及其载体材料的结合体,记
录着前人积累的知识信息,反映着古代的工艺

技术,兼具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双重性质,在对其实体进行保护的同时,也应该

对其进行文化层面的传承保护。 文化传承已成

为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使命,古籍保护的学科

建设必须以文化传承为根本目的,才能构建科

学而全面的古籍保护学科知识体系,才能培养

出目光远大、胸襟开阔、富于历史使命感的古籍

保护人才,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承,永不

停息。
如果没有古籍传承性保护的理念,古籍保

护只是某些行业或某些特定工作者所从事的一

个小众性专业工作。 而传承性保护理念的加

入,使得古籍保护成为大众所关注的事业,并形

成古籍原生性保护、古籍再生性保护、古籍传承

性保护三足鼎立的架构。 这是对古籍保护事业

认识日益完善的结果,也是古籍保护学科建设

不断进步的表现,更为构建合理的古籍保护学

科知识体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致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与基础理论研究” (编号:
19ZDA343)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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